
市县 窑址 朝代 乡镇
三亚 高山 明、清 崖城

儒学塘 明、清 崖城
琼海 礼都 明 嘉积

翁灶朗 宋 石壁
下埇园 宋 石壁
田朗园 元—清 石壁
龙头坡 清 石壁
汪洋 明 潭门

儋州 碗窑村 宋—清 东成
万宁 山根 清 山根
东方 窑上村 明、清 三家
澄迈 深涌岭 宋 金江

善井 元 金江
红泥岭 元 金江
福安 清 中兴

临高 五尧 清 博厚
什吾 清 牙叉
九架老村 清 牙叉
旧县村 隋—宋 昌化

乐东 抱由 明 抱由
丹村 明 佛罗
三曲沟 明 黄流
羊上村 明 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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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烧制陶
瓷的古窑，有的
是似馒头圆形的

“馒头窑”，有的
是 呈 长 条 状 的

“龙窑”……虽看
似简陋，却蕴含
着古代人们的智
慧和勤劳。

经过考古调
查得知，海南岛
上目前共有25处
古窑址，分别分
布在澄迈、儋州、
琼 海 、万 宁 、三
亚、陵水等10个
市县。大部分古
窑址的发现时间
都是在上世纪的
60年代开展的全
国文物普查及90
年代因编辑文物
地图集而进行的
考古调查中。按
烧 造 器 物 的 不
同，这些古窑址
大 致 可 分 为 三
类：陶窑、砖窑、
瓷窑。

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可查，
中国约在万年左右就出现了陶
器。烧窑历史也源远流长，早
在公元前3000年便有了烧制
陶器的窑穴。

然而，位于祖国南端的海
南岛烧窑的历史却不算长，在
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之上，古
窑址数量几多、分布如何，烧制
的陶瓷又有什么特色？带着这
些迷思，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对
海南省博物馆研究员郝思德进
行了专访。

多建于交通便利之地

据《中国不可移动文化遗
产名录（海南卷）》记载，目前我
省已经查明的古窑址共有25
处，分布于三亚、澄迈、乐东、定
安等9个市县。不难发现，这
些市县有着共同的特点——水
源充沛、土质细腻，自古以来舟
车不断、交通便利。

“烧制陶瓷，丰富的水源、
适宜的土料缺一不可。若在拥
有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之外，
该地区还兼备交通便利、商贸
发达的优势，那便是建造窑址
的上佳之地。”郝思德所言在
2002年和2004年对澄迈福安
窑址的发掘工作中得到证实
——此处南渡江支流美杨河水
潺潺而过，车水马龙不曾断
绝。更为难得的是，海南岛上
难得一觅的高岭土也在此处向
匠人们张开怀抱。于是，福安
窑址烧制之陶瓷销往全岛，在
海南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几件青
白瓷器具亦为此处所出。

但也有一定例外，在近几
年的考古工作中，人们发现，有
少数古窑址选址是为兴建城池
而建在其近旁。由此可以推
断，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满足行
政机构修建城池的需要，如三
亚儒学塘窑烧造砖瓦供建宋代
崖州城使用，乐东抱由窑生产
的砖瓦用于建明代乐安城。最
初它是用于烧制砖瓦，后期也
可能转为民用，烧制陶器用
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窑
址烧制的陶器与其他窑址相

比，无论是质量还是技艺都会
有着不小的差距。由此，我们
也可推断，部分古窑既可生产
砖瓦，也能烧制陶器，可谓物尽
其用。

当前，海南已知的古窑址
按烧造器物的不同，大致可分
为三种类型：陶窑、砖窑、瓷
窑。这三大类古窑址建造的时
间及烧制成品差异有别：陶窑
以烧制陶器为主，唐、元时期便
有迹可循；砖窑以烧制砖瓦为
主，出现时间晚于陶窑，常见于
宋、明时期；瓷窑则以烧制瓷器
为主，大部分集中于清代，这既
与当时社会需要有关，也与百
姓的需求和工艺及审美发展紧
密相连。

海南艺匠不固步自封

老百姓的需求与审美，从
古至今都是手工业发展的指向
标。

郝思德告诉记者，尽管自
唐宋起，海南陶瓷产业便已初
具规模，明清之后更是风生水
起。但是，由当地发现的文物
可知，部分陶瓷器造型、釉色较
好，是当时大陆流传过来的；而
有些陶瓷制品大多造型简单，
以碗、碟、杯、瓮为主，色彩浑
浊，多属粗制品。即便是得天
独厚的福安窑址所产瓷器，也
多为青釉、青黄釉、褐釉、酱釉，
所谓“精瓷”寥寥无几。再看纹
饰，尽管花鸟鱼虫亦有表现，但
大多是草草数笔，不经雕琢，与
江西景德镇和浙江窑址出土的
同时期陶瓷精品是不可同日而
语的。

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很
多。首先，海南孕育的陶土和
高岭土质地粗糙，颜色暗淡，

“输在了起跑线上”。其次，海
南地处偏远，由于交通的局限
和消息的闭塞，难以及时接触
到陶瓷工艺的发展风尚，坐井
观天必然难得突破，因此陶瓷
技艺长期落后于中原内陆地
区。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
么即便是那些陶瓷器产品分布

岛内各地的“名窑”，专家们亦未
曾找到它们对岛外输出产品的
史料和证据。

但这并不代表海南的古代
陶瓷匠人甘愿固步自封。在考
古发现的一些古窑址中，除了
常见的“馒头窑”外，南方地区
流行的“龙窑”系统中出现的横
式阶级窑也如异军突起，几乎
引领了海南陶瓷生产潮流。何
为“龙窑”？郝思德介绍说，即
古窑依山坡而建，顺着山体走
势自低处向高处延伸，如龙似
蛇。比如，澄迈县清代福安窑
址中发现的几座窑炉便是如
此，都是依坡势而建。在2号
窑炉内的7间窑室如同台阶一
般依次横向往上排开，长达15
米，直抵近山坡顶，这就是横式
阶级窑。

可以说，“龙窑”系统的横
式阶级窑是烧制陶瓷工艺上的
一次突破。按照这个模式建筑
的窑炉，在作业时热气顺势而
上，由最高处的烟囱排放，可以
最大程度地促进木材燃烧，保
持火势旺盛，同时可将燃烧产
生的热量利用充分。值得一提
的是，此类古窑炉可以在窑室
两壁设有多个投柴口，窑室内
砌筑多道带通火孔的隔墙，可
随时往窑炉中添加木料，实现
了比较准确地控制温度，确保
了陶瓷器受热均匀，大大地提
高了陶瓷产品烧制的成功率。

地域民族色彩浓郁

尽管器形相对简单，纹饰
也略显粗犷，在福安窑址已出土
的清代陶瓷器中，我们也能寻到
几件“精瓷”。如双系青白釉钵
胎体较纯正，造型匀称，釉色光
亮。有些人物、孔雀、乌龟等装
饰性花纹也栩栩如生。一些作
秤砣之用的“瓷权”同样精美，上
钻两个小孔可供绳子穿行而过，
或扁或圆，颇有意趣。

郝思德告诉记者，在白沙、
琼中、昌江、保亭等黎族聚居地
区发现的一些清代陶器上可以
反映出当地少数民族的审美标
准和图腾崇拜的装饰图案。

比如在烧制陶瓮过程中，
当地黎族村民会将事先雕好的
蛙形纹塑嵌入其表面，再上釉
彩，最终形成拥有浮雕状装饰
的陶瓮，地域民族色彩浓郁，十
分立体动人。

这些技艺的不断精进，与
当时的海南经济社会不断发
展，对外交往日益密切，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审美需求
不断增加有着密切联系。海南
民众对陶瓷的需求显现出了从

“满足生存”到“改变生活”的转
变。

据可知的考古材料，尽管
在目前发现的25处古窑址中，
仅有福安窑址一处得到了较为
全面的发掘，但这一考古发现已
为海南古窑址和古陶瓷研究工
作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证资料，
海南古代陶瓷工艺发展的脉络
也随之逐步走向明晰。

“随着考古调查的不断深
入，海南还有可能发现更多的古
窑址，出土更多陶瓷产品。”郝思
德说，由已知的古窑址分布情况
来看，海南古窑址不少是位于深
山老林中，正是因为它们地处偏
远，也给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带
来了许多难度：每次寻访古窑址
都需要当地村民带路，有的上山
下山一趟需要数个小时。

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不
断加强专业的考古调查工作，选
择有历史价值、科研价值的代表
性古窑址进行发掘，既是对该类
遗址和文物的发掘，也是对它们
的一种保护，“我们可以从这些
考古发现中获知海南古代陶瓷
工艺发展的历程，也可从中认识
到海南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感
受他们的聪明才智。”

“配料调色细且精，塑形绘影艺超群。方知日用寻常品，曾费劳工无限心。”捧起或粗朴或精致的陶瓷器
皿，谢觉哉的诗句总会萦绕耳边。

数千万年之磨砺凝成砂土，能工巧匠之捶捏塑成妙型，又经熊熊烈火之焚烤方能浴火重生，这些看似寻
常的陶瓷器皿蕴藏着自然天工的神奇造化，亦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制陶造瓷之历史渊源。

回首过去，想要追溯那些神秘的源起，关于陶瓷文物和古老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曾止步，持续推进。
海南陶瓷文化虽然说不上历史悠久，但在唐代便有陶窑出现，清代的陶瓷烧制技术还有过一次突破；上

世纪80年代，屯昌陶瓷厂生产的公鸡碗甚至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当下，海南本土也不乏一些醉心于陶瓷
艺术的玩家。这一切，都在延续和升华着中华传承几千年的传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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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
海南出土汉代灰陶执壶。
原藏三亚市博物馆。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海南出土清
代青花缠枝莲纹盘。原藏琼海市博物
馆，底款“大清乾隆年制”。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海南出土的唐代红陶
双耳小罐。原藏陵水黎族
自治县博物馆。

海南出土的汉代
瓮棺。原藏陵水黎族
自治县博物馆。

本版图片由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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